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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与孩子只差最后10公里》后续——《我与孩子只差最后10公里》后续——

本报记者 吴越 商泽阳 文/摄

“我这边人已找到，正在谈

判。”在云南省镇康县等了十多

天后，李成达（化名）终于等来

了最新消息，他儿子被“高薪诱

骗”至缅甸，警方协查有了最新

进展。

5 月上旬，接到多位家长

述说孩子被骗缅甸的求助后，

本报记者赶赴云南镇康县调

查。

这座中缅边境的小城，因

为山顶能眺望到孩子被困的缅

甸果敢老街，成了各地家长赶

来等待消息的聚集点。

从缅甸果敢老街到镇康

县，直线距离不过10公里。但

被困孩子这段回国路却走得异

常艰难（本报 5 月 17 日、18 日

2版曾连续报道）。

记者了解到，一旦家长们

等来谈判，就意味着孩子所在

的缅甸“公司”已经向家长开

价，也就是要交赎金。

“开价三十五万元，孩子回

来基本都得花钱。”李成达这么

说。

事实上，缅甸“高薪务工”

的背后，是一条明码标价、受骗

人沦为交易筹码的利益链。

“此前，跨境电信网络诈骗

在菲律宾、柬埔寨较为猖獗。

前些年，中国与这两国联合开

展打击行动后，这类产业正向

缅甸转移。”中国国际问题研究

院亚太研究所缅甸问题专家鲍

志鹏表示，近年来，中国、俄罗

斯、印度、日本、蒙古等多国公

民被诱骗到缅甸，从事电信网

络诈骗，缅甸电信网络诈骗危

机愈演愈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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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家长准备去南伞

口岸迎接孩子，制作了锦

旗赠送镇康县公安局

“向信用社借了10万，随时支取，不过额

度已经借满了。”在镇康县玉顺宾馆楼下，记

者与一名家长聊到深夜。他拿出手机向记者

展示，老家又在造房子，现在手头连一万元都

没有，无力支付缅甸“公司”的要价。

从浙江赶来的黄娟（化名）日前也收到了

缅甸“公司”电话，开价人民币25万元。她和

丈夫长期在外打工，超出支付能力的赎金让

他们犯愁。黄娟住在镇康县公安局对面的宾

馆里，80 元/间的房费是她每天最大的开

销。房间陈设简单，一张床、一张桌子，几乎

占据了房间的全部。

和她一样，5 月初在镇康县等待警方解

救的孩子家长们，大多收到了交赎金的消

息。有些消息是孩子偷偷发给家长的，有些

是缅甸“公司”用孩子手机打电话直接说的。

记者从多名家长处获悉，缅甸“公司”开价

不一，二十五万元，三十万元，甚至七八十

万元⋯⋯他们很无奈，“人在对方手里，想回

来，肯定得花钱。”

“镇康警方告诉我们，已向缅甸警方发协

助调查函，两国存在警务合作。”多名家长称，

已经把孩子被困的具体位置、联系方式和照

片提供给镇康县公安局。

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，被高薪诱骗的孩

子一旦被偷渡到缅甸，便成了利益链上的交

易品。他们起初被“蛇头”贩卖给缅甸“公

司”，“公司”再向家人讨要赎金或是互相转

卖。层层倒卖后，受骗者“身价”水涨船高。

不过，并非所有受骗者最终都得交赎金，

其回国情况不尽相同。

去年，一位浙江籍留学生被缅甸“公司”

虐待的视频发至其母亲手机，要求交40万元

赎金。家人报警，9 个月后的今年 3 月 24 日

他被警方成功解救。而 5 月 9 日，未满 18 岁

的张杰（化名）从缅甸回到中国，他妈妈告诉

记者：缅甸警察送孩子回来，她没有给一分

钱；诈骗“公司”所在的大楼物业认定该“公

司”违反规定，将罚款的5万元用于张杰回国

路费。

再如，记者在镇康县见到的被救者曾凯

（化名），他因身体原因不适合从事电信网络

诈骗，被“公司”送出办公大楼。最终，曾凯父

亲准备了一万元现金和两条烟，在南伞口岸

接到儿子后，将这些给了护送曾凯回来的缅

甸小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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缅甸带兵救人，送被困者回国门⋯⋯短视频平台上，不少人在缅甸

老街、木姐、小勐拉等地直播，直播内容就是如何从电信网络诈骗“公

司”把人“救”出来。

“我已经受骗过两次，这次又打了两万元定金，还不清楚成不成。”

四川家长王丽（化名）告诉记者，之所以网上找人去缅甸救孩子，是因为

报警两个月，一直没进展。但是她的孩子发来消息称被打得很惨，“上

班”时间强制从早上8时一直到次日凌晨4时，时长20小时。

王丽想碰运气。

最近一次的两万元定金，她已经付了半个月。

这是她第三次求助政府部门以外的力量，希望尽快救出孩子。王丽

从直播间里看到一位博主自称在缅甸做生意，观察一段时间后发现，这

位博主频繁上线，还经常在半夜直播中露脸介绍在缅甸救援的情况，她

才觉得可信。

今年4月，在对方一次直播中，王丽联系了这名博主。博主称先给

两万元定金，他会以第三方身份去缅甸“公司”谈赎金。随后这名博主

将他的身份证、护照和营业执照都拍给王丽。王丽特地上网查了营业

执照，名字确实符合，所以给他打了钱。

但原本定在 5 月初的救人计划被多次推迟，这名博主找了很多借

口。王丽担忧会不会像以前一样遇到了骗子。此前，她关注到一位 IP

属地在缅甸木姐的视频博主⋯⋯她当时付款一万元定金给对方，但不

久她的账号被对方拉黑。还有一次王丽付了2800元定金后，网上声称

“可以救出孩子”的人也失联了。

5 月 12 日，作为亲历者，王丽、可可（化名）均在家长群里发出提

醒，“不要病急乱投医，不好轻易相信任何个人或团队说可以救人，注意

甄别信息”。

情急之下轻信网络直播
寻亲家长陷入新陷阱

缅甸电信网络诈骗困扰全球，骗术也在不断更新迭代。

鲍志鹏向记者分析，缅甸电信网络诈骗问题，根源在于国内治理结

构碎片化，挑战治理能力。果敢老街所在的缅北地区，各种势力错综复

杂，不少都对该产业产生一定依赖。

“目前中国是缅甸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，缅北民族地方武装控制区

的基础设施，比如电网、电信网络大多都是中国建设和运营的，因此缅

甸打出的诈骗电话，显示地址是云南，也正是这一点容易让大家放松警

惕。”鲍志鹏说。

据了解，针对这类问题，我国近年采取了“断卡”“长城”“利剑”等行

动，保持高压严打态势。

鲍志鹏认为，在缅北，甚至出现学校场地出租给电信网络诈骗公

司，业务繁忙时学生和老师到电诈公司兼职的情况，可见电信网络诈骗

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根本缓解，亟待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

在镇康县蹲点采访第三天，记者和家长一起在中缅边境迎回一名

归来的被骗青年。当天，记者带他去山头远眺果敢老街。他回忆起被

困十多天的噩梦般经历，抱着父亲，两人喜极而泣：“像梦一样。”

我们期盼，多国联合打击边境网络诈骗等违法活动的行动持续有

力推进；我们盼望，有更多的被困者，回家！

终于回家的青年抱着父亲哭泣：
像梦一样


